
闻丝丝桂香 念遥遥故乡
□金玉岑

似水流年

心香一瓣

诗风雅韵

“桂花香，缠着衣角，越过熙攘。”

———题记

天色渐渐暗淡下去，空灵的山前，方才落

了场秋雨，瑟瑟中夹杂着几分惆怅，满山青

黛缀满眼眸，在蒸腾的雾气中又似笼上一层

轻薄的白纱。高大的松柏依然挺拔，被雨珠

强烈击打后的针叶带有些许潮湿，在落日最

后映出的一束余晖中闪出橙黄色的微光。

我推开略微老旧的玻璃窗，那盆绿萝仍

然生机勃勃，长得茂盛。小巧玲珑的碧叶纵

横交错地肆意窜生，盈盈的雨露滞于叶面

上，此刻已经摇摇欲坠。叶下洁白如雪的花

此刻显得如此娇媚又动人。秋风迭迭，清爽

鲜甜的空气裹着阵阵桂花的幽香迎面而来，

整个卧室焕然一新，氤氲着桂花的甜香。一

呼一吸中满是桂花的清香。

“这桂花……曾经是在家乡闻到过吧？”

轻轻闭上眼，细细品味———这桂花，沁人

心脾却不显浓郁，令人沉醉又不失清冷，绝

无单调之感。

忽觉一缕明媚的阳光洒在面颊上，生出

几许暖意。记忆中这样的温存，还是几载前

的初秋……

穿过条条曲折的长街，只身入幽深的小

巷。在沉寂无声的青石板铺就的小路上，在

篆刻着精致木花的窗棂边，藏匿着往日岁月

中的童真。以黑瓦整齐排列而成的屋顶敛暮

光，流淌着朴实的微芒，渐渐淹没在满树簇

簇桂花中。

桂花啊，桂花，又开了吗？这股魂牵梦萦

的幽香，指引着我找到曾经的回忆。

走进不大而简陋的四方小院儿，阿婆正

懒洋洋地躺在摇椅上。摇椅“吱呀吱呀”地

响，阿婆嘴角含笑，眯眼如缝，一下一下地悠

悠晃着。

我便跑来拽着她的衣袖，殷切地盼着她

给我做桂花糕吃。金秋季！在瑟瑟秋风中，一

朵朵小小的黄花在空中飞舞盘旋后又即刻落

下，湿润的土地上覆上一层黄绒。外婆躺在这

方小天地里，衣袖早已被桂花香浸透。我贴近

时———桂香争先恐后地涌入鼻腔，沁人心脾。

阿婆娴熟地把一粒粒圆润雪白的糯米磨

成细粉，揉成团后再优雅地浸了浸水，撒上

细碎的桂花，即成了一块小巧玲珑的“翡

玉”。小孩子终归是贪吃的，没洗净的手“偷”

一块方方正正的桂花小糕走。

咬下一口———丝丝缕缕的黏糯在齿间缠

绵，这清甜，似一束春日的阳光，唤醒了我沉

睡的味蕾，我享受地闭上了眼睛。

我听见阿婆欣喜的笑声，也是桂花一样

的甜，长久地荡漾于心间，漾开一片芬芳。

树叶簌簌作响，几抹斜阳直直透过梧桐

树影，抖落满地斑驳。

我也笑了，我们两人坐在院子里，沉浸

在桂香里，心是甜的；沐浴在暖阳中，心是

暖的。

“你外婆啊，净带这些东西给你。”母亲嘴

中喃喃着亦从门边进来，我注意到她手中的

塑料盒子盛满了白花花一片，依稀透出点灵

动的黄，“呐！吃吧吃吧。”她将一盒桂花糕随

意地抛在桌上，我饶有兴致地打开盒子。

迎面而来，仍是这股桂花香。

我细细地品着，想从里面品出些什么

来———在缕缕甜中，我仿佛望见一块块阿婆

亲手制的桂花糕；在丝丝“清”中，我似见阿

婆独守小院之清贫；在淡淡香中，我若解阿

婆灿烂笑靥！

我品出来了！这香———是拂不去的旧时

回忆，是忘不了的儿时滋味，是永驻心间的

一股乡愁。

感觉窗外的桂树愈发茂盛了，矗立于萧

索秋风却不动凡情。“花有重开日”，任它怎

样抖尽一树繁花，我离桂香也不会再远

了———我离故乡，也不会再远了。

我微红了眼眶，蓄一眶生泪，动了乡情。

桂树来年还是会开花的，乡愁自也向来只增

不减。

“这里的桂花再香，也比不上家乡院子里

的桂花”

———后记

我常在新城跑步，有时绕着小区画圈，

有时则跑远些，一路跑到桂花城再折返，五

公里是常有的量。跑完我总会找个垃圾桶撑

着压腿、拉伸……那一刻，心特别静，感受着

汗如雨下，心脏在胸腔里沉稳有力地搏动。

目光偶尔会落在那桶身覆盖的薄灰上，就这

样等待着心率平复。

还记得一个清晨，在绿岛路和翁山路的

交叉口，我照例在跑后拉伸，无意间发现，这

里的垃圾桶表面，竟比桂花城附近的洁净许

多。正纳闷时，一位环卫工人蹬着三轮车过

来了。她约莫五十来岁，烫着蓬松的卷发。见

我压腿，便笑着搭话：“这么早锻炼身体，真

勤快。”手上没停，顺手拿起抹布，擦拭起眼

前的垃圾桶。我也回应道：“原来这片儿是您

在打扫啊，难怪这路上的垃圾桶都挺干净。”

她听后，眼睛一亮，带着点自豪：“那必须的！

工作嘛，就得认真干，收拾干净了，我自己心

里也舒坦。”说完，骑上她的三轮车，晃悠悠

地驶向下一站。

望着她的背影，一股敬意涌上心头。环

卫工这活儿，其实挺寂寞的———他们扫净

了街道，却鲜少有人看见，更别提得到一声

赞许。日复一日，落叶与尘埃总在新的一天

重新堆积。扫得干不干净，说到底，全凭自

己心里的那杆秤，那份无须他人监督的自

觉与操守。

这让我想起前几日看过的一部日本影

片———《完美的日子》。先不论电影里高级的

光影美感，就来讲讲剧情。男主人公平山因

为某些原因，从事了一份打扫公厕的工作，

他独自一人生活，日常规律得像钟表，对待

工作一丝不苟。他热爱音乐、读书和拍摄树

木，就这样简单又孤独地活着，并乐在其

中。弹幕里有人说：“一丝不苟地对待生活

本身，何尝不是一种幸福？”这不正映照着

我遇见的那位环卫女工吗？她亦是如此，在

尘埃与洁净的循环里，为自己筑造了一种

内在的秩序，并从中汲取了沉甸甸的平静

与满足。

回望自己走过的路，也曾在不同的岗位

上耕耘，平等地热爱着每一段经历。毕业实

习时，我在一家五星级酒店的总机担任话务

员，戴上耳麦，用尽可能清晰甜美的声音接

起电话，为客人转接、答疑。那时常有种错

觉，仿佛自己是神秘电波那端的主播，无须

露脸，全凭声音和语气，传递着看不见的真

诚与关怀。

我的第二份工作是指纹鉴定，这是一份

需要极致的耐心和眼力的活，在纷繁复杂的

纹路迷宫中，寻找那独一无二的吻合点。我

常常觉得像是在玩“大家来找茬”的游戏，只

是赌注关乎真相与正义。当那些细微的纹线

最终指向确凿的证据，锁定嫌疑人的瞬间，

那份拨云见日、守护公正的成就感，便如清

泉般充盈心间。

后来，我投身教育培训行业，每日与纯

真的孩子们为伴。他们的世界清澈纯粹，

会在我穿上新裙子时，毫无保留地赞叹

“老师今天美得像仙女”；遇到一点就通、

进步飞快的学生，那份为人师者的欣慰与

满足，是任何物质都比不了的。偶尔，会有

小朋友在课堂上不经意间，脱口而出唤我

“妈妈”，我总是笑着应承。常有人说我看

上去比实际年龄小，我想，定是孩子们的

童真滋养出来的。

我还在书店工作过一段短暂时光。听起

来很文艺，其实打扫整理的活占一半，还要

学做咖啡和甜品。碰上下雨天，店里没客人，

我就自己掏钱买杯咖啡，选本喜欢的书，在

咖啡香与书香中消磨时光，亦是幸福。书店

还有架钢琴，偶尔弹奏几下我仅会的曲目，

倒也添了几分风雅。

说来也巧，网络上曾刷到中山大学毕业

典礼的动人一幕。典礼上，十八位普通的校

园守护者———食堂师傅、保洁员、保安……

被郑重地请上舞台，由学生代表献上鲜花。

评论区里暖意流动，一条评论道出了许多人

的心声：“行行出状元。”我们不该仅凭职业

去评判一个人的价值，更不该对孩子说“不

好好学习，将来就只能去扫马路、当保安”。

任何一份看似微小的劳作，只要倾注了真

心，秉持着对职责的敬畏，都能在尘埃里开

出花，创造出属于自己无可替代的价值。

尘埃里开出花
□刘思思

回望秋天的尽头

谁 走在麦地和桑田之间

村庄 慈善本质的木桥

横跨流水 被流水

反弹着高度

只有庭院的木门

在秋夜里无声地开合

一丝寒意如秋风衣带

母亲的白发

被撩进我的梦乡

梦中 马头墙上的野草枯萎

恍若一块橡皮 擦掉

我记忆的童年

摇动的是辘轳

从井底汲水的长者

深厚的胸膛如泥土般敞开

生活的深处

农事和节气

像秋收的玉米

我选择亲近却又远离

借助月光 皮鞭叱牛的年代

我看见枯藤缠绕的老树

歪着脖子曲着劲

沧桑一生

暮色里，炊烟渐熄……

露珠
真不知

你是从哪一双眼里

滑落的泪滴

让这份透明的忧伤

打湿了他睡去之后

忘了收回的外衣

夜半，如此美丽的星空

是谁一张暗示的脸

这么长的距离

如何叫那位多情的女子

通过自己的嘴角

让你又回到心底

倘若等到天明

他用手抹去

也算是一种安慰

怕只怕被风带走

那个不知情的人

连梦里都没有你

深处
（外一首）
□石泽丰

小镇三面环山，山水形成几路支流，流

经了周边村庄，汇聚于镇中心。镇中心溪坑

众多，水网密布。在老街有一个知名的龙

潭，潭旁有一水井，井水清澈，不涸不干，井

潭现仍为当地老街居民日常生活所用，汰

衣洗菜者众。

村民们总有忙不完的活。大中午的，也

有人在那里洗衣服。戴顶凉帽，只要防晒工

作做到位，人是不会感觉到热的。入夜，沿线

路灯下，三五成堆的洗涤人就更多了，水抚

过手脚，凉意阵阵。随意拉着家常，时而便又

爆出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旧事，张家长、李

家短的，当然也有新近发生的，你若在边仔

细聆听，总能收获点什么。

溪坑水一路流淌，你若仔细看，那水流

是从地层或坑沿四壁汩汩而出的，水清见

底，泉眼汩汩，简直如纯净水一般。青绿的

水草顺着水流的方向婀娜，其间潜伏着泥

鳅、小鱼、龙虾。

偶见打着头灯、持杆来回的年轻人，身

边的水桶里竟然也有了不少泥鳅等水产，

让我也颇有兴致了，于是蹲在一边看他们

如何勾引着这水中的生物。它们久居于此，

坑里有丰富的食物（每天各种洗涤残留），

条条肥嘟嘟的。这是个斗智的过程，更需要

一些耐心，如果一时性急，动静大了，就可

能把它们吓跑了，对你的饵料正眼瞧一眼

都不愿意了。

禁渔期，菜场上卖蟹的阿华先生，整日

里没事做，光着膀子在乡村里随意走动。镇

上的麻将室一天总要去几次。有一晚，他遇

见我，闲聊几句后，他说这溪坑里的泥鳅，

前晚被钓了几十条，红烧着当了下酒菜，因

为水质清冽，土生泥鳅没有半点儿泥腥味，

味道纯正。

天热了，村里的狗也扛不住，吐着舌头到

处找阴影的角落避暑。这水潭边自然成了它

们的好去处，一只只闲卧在那里的石板上，

渴了，便啜舔几口清水，那份自在，都引得我

想与它们为伍了。事实上，的确有人光着膀

子，拉一条小躺椅，钻在那门口架引的石板

路下，隐密又安静，没有人会打扰，感受着流

水的抚摸，及穿堂而过的风，顿感睡意。

村头的小学大门前，开挖了一个大水塘，

流水汇聚在此，形成中转站，洗刷的居民就

更多了。流水之利凸显着它的实用功能。在

水系流经的村落，因地制宜，拦成了水潭水

坑水井，夯实了基础建设，新增了许多的洗

涤台，给村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便利。如今虽

然各村各家都通了自来水，但大多数村民还

是习惯于到附近的池塘水井边洗刷，不计成

本的亲水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龙潭街下河头有一座古桥叫“虹桥”，当

地人叫“虹桥头”，红石垒桥，似虹而架，水流

虹升，数百年成为干石览一景。桥始建于明崇

祯二年（1629），光绪七年（1881）重建，后人又

作了改建，将原有的三孔石桥改建为水泥桥

面的二孔石桥，已无当年的气势，但你若仔

细看，桥两旁的石条上还保留着“虹桥”和

“大明崇祯二年建造”的雕琢字样。现因为小

镇改造，为了美观，桥的栏杆新修，又在路口

树立了一个大牌坊，比之前雄伟壮观多了。

桥头有大水塘，入了夜，影影绰绰竟有

几个夜钓人，水桶里竟然有好几条偌大的

鱼，我打开手机照明细瞧，原来是锦鲤，一

时才明白过来，这池塘里原本是养过一些

的，之前，经常能看到它们肥胖的身段，后

来发了几次大水，鱼儿似乎也不见了。看来

总还有漏网之鱼的，它们一直潜藏在这密

集的水草中。

若在炎炎夏日，走进小镇，便走进了心里

的一片清冽。

龙潭清流
□姚崎锋

海边人家

通讯员 虞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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